【采访那些事】

我们只想做个单纯的医生
——采访陈宏珪老师有感

（二院韦钰，2014年5月29日）

“南方都市报曾经登过一篇文章叫《中药都是毒药，中医都是庸医》。就是这样写的，文章就是这样写的。所以我一直，我对南方都市报非常反感。怎么一个报纸这么不负责任呢，这样一个文章，很不负责任。

“所以很多事情媒体是起了相反作用的，你像医患关系等等这些问题。最初的时候就是他们大量的炒作，大量的炒炒炒，炒成医院医生都是坏的。主要是说，病人觉得看病贵，看病难嘛。

“但是我有一次到北京参加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一个会，跟一些司长处长一起吃饭的时候，我在那个饭桌上跟那个司长说，当时我已经是院长了嘛。我说这个医院的定价从来都是卫生行政部门和物价部门确定的，医院本身无权定价。什么药，什么检查，多少钱，医院是无权的。比如说，你引进一个新的技术，你要定价。你要写出你要定这个价的根据是什么，然后报批，报给卫生厅，另外还给这个物价局，给他们审批。他们定了是多少就是多少，医院无权说我收多少钱。但是那个医患矛盾很尖锐的时候呢，就说医院乱收钱啦。当时我说，向来都不是医院定的，为什么把这事儿都归咎于医生和医院呢？那些司长们当官的都很狡猾，他打太极拳，他不回答这个问题，他说：‘哎呀，我们其实对医院都非常的同情，非常保护的……’
“他不接这个问题。但是这个是实情。我做过院长，我知道，医院根本无权定价。贵，难看病，这些都不是医院本身能解决的问题。这是政府要管的事儿嘛，你自己经费呀，卫生拨款呀都处于低水平的情况下，医药分家，分了之后，这个医院怎么运作下去呀？发工资只能发三个月的工资，拨的款发三个月工资就没有了，剩下的时间怎么办呢？更不要说医院需要不断地更新不断的上层次。这个是完全没办法的事。”

    以上是我们跟陈教授聊天时他说的话一些话，也是我感触最深的。
好久没有这种特别想写东西的感觉了，每次看到关于骂医生，骂医院的报道我都是默默看完关掉。但我们真的就那么坏嘛？我问自己。我选择了学医，在心理上还是觉得医生是神圣的。为什么媒体非要把我们写得那么坏呢？有些媒体甚至慢慢诱使人们用有色眼镜看我们。有些病没治好，那就是我们能力的问题吗？那些用异样眼光看我们的人，有没有想到，你们都在睡梦中的时候，住院医生还在工作，面对如此众多的病人，密密麻麻的病历，一次又一次的查房，把别人的父母孩子照顾得好好的，自己跟家人的时间却少得可怜，可是他们都没有放弃。脚上起泡你觉得就苦了吗？你太幼稚了。上班犯困你就忍受不了了吗？你太娇弱了。你可知道，病人哭，我们比他更伤心；病人笑，我们还要去让更多的病人笑。我们这般，却被说成披着神圣白大褂的狼，这比剐肉剔骨还疼。我在儿科见习的时候好喜欢一个小孩子，跟他玩，逗他笑，给他东西吃。我没有脱下白大褂，在孩子的眼里，我就是一个对他好的姐姐，哪有什么复杂的看法。

教授都70多岁了，看的病人早就数不过来了。医术高，医德好，这是业内众人皆知的。尽管这样，还是被一个病人骂得十八代都不安宁。他曾给这个病人一家三代看过病，可那又怎样，如今社会就是这样浮躁，疗效慢了也会被骂。可他一个本该安享晚年的老人为了什么还在门诊？为的是他早已不在乎的钱财吗？为的是他早就拥有的名望吗？他爱医学，怜悯病人的痛苦。就是这样单纯，在现代的中国却被刻画得面目全非。当你的父母做父母，当你的孩子做孩子，你就说我们有所图了。图你什么？你是李嘉诚吗，让我们瞬间暴富；你是皇帝老儿吗，给我们高官仕途。工资有人给，该我们做的我们尽力做，就这样简单。

当我一次次拿着课本背书的时候，一次次认真做试验的时候，一次次认真答题的时候，一次次到图书馆看病案的时候，一次次熬夜写论文的时候，我觉得好迷茫。一个人选择学医，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。学医就代表你这一生都要不断学习，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，积累自己的经验，直到生命最后一刻。本科5年，硕士研究生3年，博士研究生3年，甚至博士后……10多年的青春只是在打基础。我是个女生，人生有几个10年呢。这般付出，却被如此贬低，如此丑化。有时甚至低声问自己：“学医这个选择真的是对的吗？”
写着写着发现窗外下雨了，好大的雨啊!大雨冲刷着这个世界，雨后会不会干净一点呢？一定会的,毕竟人在做天在看,毕竟这个世界雪亮的眼睛占多数,只要我们坚持放低自己,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
如此想着，我也该拿着伞，趁着暮光上选修课去了…… 
（注：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：2014年6月6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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